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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遇刺後一張現場照片 「洗版」 全
球，拍攝者為美聯社駐華盛頓特區的首

席攝影師Evan Vucci。不少人討論拍下這樣
一張 「經典照片」 需要哪些條件，更有甚者
將之視為下一屆普立茲獎的有力競爭者。

被稱為 「中國的亨利．卡蒂埃─布列
松」 的攝影師劉香成攜新書《決定性瞬間
─劉香成 鏡頭．時代．人》在香港書展舉
行講座 「劉香成的決定性瞬間」 。身為美聯
社曾經的首席攝影記者，也曾獲得過普立茲

獎 「現場新聞攝影獎」 ，劉香成記錄過很多
重要的時代瞬間。人們在感嘆劉香成不獵
奇、不美化、自然而平靜的鏡頭紀錄風格的
同時，更驚訝他在世界歷史發展的脈絡裏，
總是能來對了地點，來得正是時候，記錄下
那些影響世界的瞬間。

這位新聞攝影界的 「關鍵先生」 接受大
公報記者專訪，分享自己46年新聞攝影生涯
的成功要素，並講述自己的 「一帶一路」 拍
攝計劃。

劉香成：以紀實鏡頭定格時代經典
最新作品集回顧46年攝影生涯決定性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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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書展的講座上，被問及如何看待今次
Vucci的成功，劉香成的回答很簡單， 「機會總是
給有準備的人，攝影也是給有準備的人創造的。」

早前的專訪，約在劉香成位於跑馬地的家中，
客廳是西式的現代風格，簡潔、明亮、實用。劉香
成出生在香港，幼年生活於福州，10歲時回到香
港，劉香成的父親劉季伯曾任《大公報》國際新聞
編輯。劉香成至今還記得當時位於皇后大道中的大
公報報館裏有一張乒乓球桌， 「那個桌子就在他們
辦公室後面，我經常去調皮。」

「（我父親）他們那一代人做新聞其實和今天
沒有什麼區別。」 劉香成說， 「他們會很深入地去
了解一個事情，會很仔細地聆聽一個人說話，這些
都給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家庭耳濡目染的影
響，令新聞的種子在劉香成心裏埋下。後來他打算
去美國唸書， 「我印象很深，他的那些同事問我，
你去學什麼，我說當然是學新聞。他說千萬別去學
新聞，你去學什麼專業都可以，心理學、什麼學都
可以，千萬不要去學新聞。」 劉香成笑言， 「所以
我後來去學了國際政治。」

「媒體工作就是講故事」
在劉香成看來，新聞絕非空中樓閣，一張經典

的新聞攝影圖片，背後往往來自於專業知識和職業
經驗的不斷累積。 「其實現在的新聞核心競爭力和
五十年前沒有什麼區別。你是做（美國）法律新聞
的人，你要對美國法律非常了解，要對法律意見、
議題內容、爭論核心滾瓜爛熟，你做國防、外交、
文化藝術新聞、白宮新聞，亦是如
此，你要掌握非常豐富的知
識結構，因為你一開
口，受訪者就知道
你 是 否 專 業
了。」

26歲進入美國媒體工作，從《時代雜誌》到美
聯社（AP），劉香成在一個由白人精英構成的環
境中，闖出自己的天地。 「一個記者怎麼建立他的
名聲？是需要通過他日常努力工作去建立自己的名
聲。」 出色的攝影能力，令劉香成的工作表現受到
肯定，加之對中國、蘇聯等國家和地區的關心，以
及在日常工作中表現出的思考，劉香成先後獲得了
被派往中國、韓國、南亞以及蘇聯工作的機會。由
是，他成為首批進入阿富汗、報道蘇聯撤軍阿富汗
的外媒記者，然後又出現在了蘇聯解體的現場，憑
藉對蘇聯解體瞬間的紀錄，劉香成與同事共同獲得
1992年普立茲獎 「現場新聞攝影獎」 。

大公報記者 管樂、徐小惠

掃一掃有片睇

在數據至上的今天，劉香成
卻認為，記者不應該是一個用KPI

（關鍵績效指標）去衡量的職業。
「你想想看，當初美聯社把我派到中

國、印度，派到整個南亞、整個阿富
汗，派到蘇聯，沒有任何人給我任何的
任務，都要我自己去發現。」 劉香成說，
做特派員工作的樂趣正是在此， 「這幾個
國家、地區都夠大吧？文化十分豐富，也
有好多層次，等你去探究和發現。你要有
好奇心，如果你對好多事情沒有興趣的
話，你也別去幹這種工作，也不會把這
個幹得好。」

而KPI在劉香成看來，是外
行人說的外行話，他說， 「一個特
派員的寫作能力、採訪能力，在某一
些重大的新聞上，他的表現是怎樣
的，這些在行業裏大家都知道，這種認
知比KPI更重要。」 劉香成提到，比如當
初美聯社要派遣駐華記者，當時一起競爭
的除了他之外，還有已經獲過普立茲獎的
亞洲圖片總監， 「但是社長和我聊過天之
後，決定把這個位置留給我。一定要靠你
自己的工作去替你說話。現在所有這些話
題都倒轉過來了，先說我怎麼樣。其實
不是你怎麼樣，而是你寫的怎麼樣。」

記者能力
不該用KPI衡量

▲劉香成於
1981年在紫
禁城內拍下
手持可口可
樂的男子。

作者供圖

▲《決定性瞬間──劉香成
鏡頭．時代．人》，劉香成

著，商務印書館。

「攝影工作離不開（攝影）作者的思考能力。
我們所說的準備也不是一天兩天的準備，是長期對
文化、社會的理解與興趣形成的。」 劉香成回憶，
在蘇聯解體的新聞現場，他將快門速度調慢到1/
30，以此記錄戈爾巴喬夫宣布完蘇聯解體後、將演
講稿隨手扔在桌上的瞬間，由此表達那一刻的視
角，不是開始，不是結束，而是一種 「流逝」 。

在劉香成看來，媒體工作就是講故事，如何將
故事講得讓所有人接受，則是記者能力的體現。上
世紀八十年代，劉香成被派往中國，面對當時中國
改革開放的巨大浪潮，要如何記錄與講述？他提
到，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的官員曾叫自己參加過一個
會議， 「他告訴我，他們調查了1979年至1981年
外國媒體的活動，發現西方發表的關於中國的照片
有65%是由我拍攝的。」

用易懂語境呈現「一帶一路」
劉香成習慣進入到拍攝者之中，以他們的日

常，捕捉時代的劇變。他拍攝的照片，既有國家領
導人，也有平民百姓；既有進行中的農村經濟改
革，也有城市裏逐漸增多的巨幅商業廣告和現代化
設施，某種程度上保存了中國那個年代的記憶。

這次新書的封面，就是劉香成對中國改革開放

的經典側寫。照片是他在1980年於雲南省西雙版
納傣族自治州景洪縣拍下的，畫面中有三位時髦
的年輕人，他們穿着軍綠色的服裝、戴着墨鏡，
毫無閃躲地直面攝影師的鏡頭。劉香成說，這三
個年輕人令他觀察到，現代時尚潮流開始影響中
國邊遠少數民族地區的年輕人，他說： 「在此
時，這三個年輕人的出現以一種幽默的方式表明：
無風也起浪。」

當前劉香成正在進行 「一帶一路」 相關項目，
計劃分三年時間去四十多個 「一帶一路」 沿線國家
及地區，包括柬埔寨、泰國、老撾、印尼、馬來西
亞、新加坡等。 「花三年的時間其實挺久的，也會
很辛苦，但是我考慮這個事情已經五六年了。」 在
劉香成看來， 「一帶一路」 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計
劃，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閱讀了大量關於
「一帶一路」 的資料後，劉香成發現過往中文媒體
對於 「一帶一路」 的報道吃力也不討好， 「我希望
能夠用一種東西方都聽得懂的語境去呈現這件事
情。」

劉香成強調，在報道中一定要對等，要說接地
氣的話，他表示這次自己依舊會深入到當地人的日
常生活中觀察。 「我心中的 『一帶一路』 ，除了基
礎設施建設，更多的是人與人之間的交流。中國人
和中國的產品走出去，我覺得這件事的重要性遠遠
超過基礎建設。這個過程當中會有很多有意思的事
情，而這些事情，我想才是大家真正想要知道
的。」

◀撒馬爾罕孔子學院的一名老師在教
授中文。 受訪者供圖

▲人民公園長椅上的青年情侶
（1978年）。 作者供圖

藝壇動靜

《九龍城寨》這個IP涉及小說、漫
畫、電影三個不同媒介，余兒對電影的
參與較少，主要是小說與漫畫的創作，
余兒認為小說的創作，如同一套90分鐘
的電影，自己在創作小說時注重的是人
物的心態，雖然是動作小說，但對動作
部分的着墨並不多。用他自己的話說，
《九龍城寨》並非一個傳統的黑幫敘
事，而是一個充滿了俠義精神的江湖世
界。

龍捲風靈感源於張國榮
提及武俠設定，余兒笑言是受了武

俠小說作家古龍的影響，故事背景看上
去帶着強烈的 「懷舊」 氣息，但事實
上，他覺得是在保留 「俠義精神」 的母
題下加入黑幫新元素， 「表面上是一部

黑幫小說，但它的內核是友情、熱
血。」

作者在創作一部小說時，有時候也
會帶入自己，余兒也不例外，他表示
《九龍城寨》系列三部曲《圍城》《終
章》《龍頭》也對應了自己的人生階
段，寫《圍城》時，故事主角陳洛軍一
無所有，比較衝動，有一條清晰的成長
線。而到了書寫《終章》時，自己也做
了出版社的老闆， 「突然有了一種沒有
龍捲風看着我了的感覺」 ，心態就好像
故事中替龍捲風成為龍頭的信一，要認
真謹慎做決定，不可以犯錯。

而至於前傳《龍頭》，余兒表示，
自己一開始並沒有想着去寫前傳，只是
因為龍捲風這個角色很重要，能夠扛下
所有問題，推動其他角色成長，還擁有

很高的人氣，故而覺得龍捲風十分值得
補充其故事， 「我在寫完《終章》之後
才下筆寫《龍頭》，寫得很小心，因為
在龍捲風身上不能犯太多錯。」

提起龍捲風這個人物，余兒說，該
人物原型參考的是張國榮， 「龍捲風」
的死也是另類的圓滿，也令城寨的新一
代接棒，給予年輕人成長的機會， 「如
果龍捲風一直活着，年輕的一代就不會
實現成長，因為萬事都由龍捲風幫他們
擺平。」

支持故事二次創作
電影版中，龍捲風這個角色由古天

樂扮演，余兒形容他成功演繹另一個版
本的 「龍捲風」 。戲裏的龍捲風是城寨
的守護者，戲外的古天樂是當代香港影

壇的帶頭人， 「古天樂做出了自己的演
繹，很精彩。」

電影中龍捲風和陳占分別由古天樂
和郭富城飾演，兩名角色曾是知己好
友，後來由於幫派立場不同而反目成
仇，余兒講述人物關係設計時表示，
「我首先構思了雷震東這個奸角，當時
設定他是一個獨大的幫會頭目，但我不
能每次都用雷震東對付龍捲風。我覺得
他應該最後才出現，因此還要有另外一

個人和龍捲風作為對手，然而單純設計
一個敵對角色不太精彩，所以我便以羅
密歐與朱麗葉作為構思。」 這種因陣容
對立而被迫破滅的感情，增添了敘事的
悲情色彩。從小說、漫畫，到成為一部
大熱電影，余兒支持故事藍本的二次創
作， 「粉絲是因為喜歡這個故事，才自
發去創作，這並沒有什麼不好，另一方
面也是幫作品做了積極的宣傳，只要開
心就好。」

余兒分享《九龍城寨》創作歷程
香港電影《九龍城寨之圍城》自上映後，掀起觀影熱潮。日前，一眾 「寨民」 齊聚香港書展現場，

聽電影原小說作者余兒以 「九龍城寨：從小說到電影」 為題，講述故事創作理念、人物關係，以
及一部小說如何煉成一部電影等。

大公報記者 劉毅

◀《九龍城
寨之圍城》
電影原小說
作者余兒。
大公報記者

劉毅攝


